
天津大港筹建野生动物保护站
本报天津11月26日电 （记者张国 ）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管委会副主任王学明

11月25日透露， 当地正在抽调人手， 组建
北大港湿地野生动物保护站。

半个月前， 北大港湿地发生一起毒杀
国际濒危动物东方白鹳事件。 民间环保机
构、 护鸟志愿者们与天津市林业局及大港
有关方面联手抢救了13只中毒的东方白
鹳， 同时发现至少22只死亡。 与各地频繁
发生的候鸟被害事件一样， 此事件再一次
暴露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众多问

题。
王学明表示， 在暂时无法增加人员编

制的情况下， 大港管委会正从现有人力中

抽调人手筹建保护站， 配齐必要的装备。
北大港湿地面积广阔 ， 保护难度很

大。 但王学明说， 全球不足2500只的东方
白鹳在大港出现伤亡， 他们为此感到 “心
里愧疚”， 对不起这些珍贵的生灵。 虽然
保护的压力很大 ， 但是 ， 无论在哪里出
事， 地方政府都应该担起责任。

毒杀东方白鹳事件之后， 大港管委会
紧急采纳志愿者意见， 采取了包括昼夜巡
查、 打击非法买卖野生动物、 树立警示标
志、 组建护鸟志愿者协会在内的7条措施。

王学明说 ， 仅靠官方的力量远远不
够。 今后， 大港管委会将加强与野生动物
保护专家、 护鸟志愿者的合作。 他说， 在

抢救东方白鹳的过程中， 尤其令人感动的
是冒着严寒星夜赶来的志愿者。 他向这种
行动表示崇高的敬意， 想要 “给他们鞠个
躬”。

他说， 管委会领导已经决定， 在今后
的保护中， 志愿者们和专家们需要什么支
持， 管委会都会全力提供， 做好服务， 与
大家一起努力把北大港湿地这块地球上重

要的鸟类栖息地保护好。
对于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 王学明

说， 他们深表感谢。 他认为， 媒体令这件
事情得到传播， 不仅推动了事情的进展，
也能唤起大家对湿地保护的认识， “使别
的地方可以引以为戒”。

木兰文艺队在狭小的空间里紧张排练。 木兰社区活动中心供图

木兰文艺队的打工姐妹在表演舞蹈 “疯狂清洁工”。 木兰社区活动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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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报国英模”谢幕海天间
（上接1版）

罗阳的工作强度很大， 经常开会、 汇
报、 座谈， 不得不过度压缩自己的吃饭和
休息的时间。 有时饿了， 就吃顿方便面；
困了， 就在车上靠一会儿。 长时间的超负
荷工作， 使罗阳身体严重透支。 但因为平
时并未发现心脏方面的问题， 没有多加注
意， 最近一次体检， 他也没来得及参加。

罗阳自2012年1月起任中航工业航空
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特级专务。 他组织开展
国家重点工程的研制 ， 并取得了重要成
果。 在歼-15飞机研制的过程中， 他坚守
一线， 带领科研团队攻坚克难 ， 夜以继
日， 最终取得型号研制的全面成功。

这段时间， 随着我国首艘航母舰载机
起降训练飞行任务临近， 罗阳全力以赴。
11月18日， 罗阳登上辽宁舰， 亲临现场指

挥。 24日， 他和妻子通了一次电话， 他对
妻子说， 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他感到非常
欣慰。 没想到， 这次通话， 竟成诀别。

中国航母昂首走向世界舞台， 歼-15
飞机鹰击长空， 在庆贺胜利的时刻， 罗阳
却倒下了， 为他毕生热爱的航空事业洒尽
最后一滴心血。

才见霓虹君已去，英雄谢幕海天间。罗
阳的去世引发社会各界人士极大反响。有
网友留言：“中国的航空工业实现了从陆地
到海洋的跨越。 向中国军工技术开拓者致
敬！”“清澈的共和国的蓝天，是他们，铸造
了中国的脊梁。”“以生命来诠释，当世界向
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中。”

据悉， 罗阳同志追悼会定于11月29日
上午10时， 在沈阳市回龙岗革命公墓回龙
厅举行。 本报北京11月26日电

（上接1版）
报道中的主人公在北京一所高校毕业

后，考研和就业都不顺利，便在海淀区的一
个村子里租住下来， 为了生活和梦想苦苦
挣扎奋斗。这个村子便是以后随“蚁族”一
同火遍北京，甚至全国的唐家岭。

当时，这篇报道让廉思深受触动，他决
定亲自到村子里看一看。在那里他发现，和
那篇报道中的主人公有相似背景的年轻人

竟然有很多。
于是，廉思开始组织团队，对这个群体

开始深入的调查。
“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吧？”当时很多

人这样评价他的行为。
“我就是希望去发现那些年轻人真正

的问题。”他说。
廉思选择了最原始， 但也是最有效的

调查方式，即真正俯下身去，到一线去发放
调查问卷，进行深度访谈，甚至他和团队成
员在唐家岭租了一间房子， 跟那些年轻人
整天混在一起。“只有到现场去了， 才能了
解最真实的状况。”

在那里， 很多年轻人跟自己的父母都
不说真话， 却向廉思敞开了心扉。“因为我
们不是带着猎奇的心理去打探他们的内

心 ， 而是带着感情去了解他们的真实想
法。”廉思和他们一起吃烤串，一起喝啤酒，
甚至还一起过年，“在调查期间，我连续3年
都是和他们一起过的。”

这样的调查方式让廉思获得了最真实

的“蚁族”状况。有一次，他在一个出租房里
跟一个年轻人聊天， 同在一个房间的另一
个年轻人突然站起来说：“哥们儿， 我跟你
同屋住了那么长时间， 都不知道你有那么

多故事。”
在廉思的调研中，那些年轻人彷徨着，

为了生活挣扎着，却仍然奋斗着。他们的梦
想常常会触动他的内心。

廉思曾经采访过一位叫宋永亮的年轻

人，宋永亮两年打过7份工，换了5个城市，
最后来到了北京， 跟女朋友租住在一个地
下室里。跟宋永亮一起过年的时候，廉思曾
经问他的新年愿望是什么，“我以为他会说
出什么大愿望。”但小宋思考半天说出的一
句话却让廉思很心酸，“我希望新的一年，
我每天起床的时候能够看到阳光。”

两年的调研其实并不容易， 廉思和团
队成员曾经遭受过当地村民的恐吓， 也曾
被无缘无故地查看相机。没时间，他就利用
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地整理数据；没经费，
他就和同伴经常窝在麦当劳里开会、讨论。

即便是关于“蚁族”的调查报告出来以
后， 还有人嘲笑他们报告里的那些年轻人
的问题“杞人忧天”、“危言耸听”，但越来越

多人的认同，还是让“蚁族”这个群体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蚁族”火了，但廉思并没有停止调研
的脚步。2011年，他走进大学校园，调研青
年教师的现状，一年多以后，完成了调研报
告 《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今
年4月，他又开始走进工地、餐馆、厂房等，
走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并完成了一份10
万多字的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

现在， 他又要开始上路了，80后、90后
新生代海归将成为他调研的下一个青年群

体。“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调研能够勾勒出一
幅中国青年的全景图。”

很多人都问过廉思， 为什么不去安心
享受令人艳羡的大学教师的工作， 却花费
大量时间、心力，甚至还要花费自己的工资
去做这种调查？廉思说，他喜欢踏踏实实做
些实实在在的调研，“抬起头， 我们可能看
不到整个天空，但俯下身去，却可以看到脚
下的土地。”

8个打工妹的“中国好声音”
本报记者 庄庆鸿

这里是与繁华格格不入的 “另一个北
京”。红砖平房，墙上裂缝深深，门口空地上
堆满了建筑垃圾。屋外红色油漆刷成的“木
兰社区”招牌，抵御着寒风。

屋内传出的歌声打破了这片荒凉。
“远离家乡的木兰花满天飘， 飘落在

哪，就在那生根发芽，我们平凡，默默无闻
的工作，我们平凡，把家庭社会担当……”

这里，是另一种“中国好声音”。

打工妹眼泪里诞生的“中
国好声音”
2004年的一天， 深圳一家纸箱印刷厂

的普通女工齐丽霞下班了。 她无精打采地
走出工厂， 迎面抬头看到了一辆与众不同
的大巴车。

车门口的牌子上写着 “专为打工女性
开设文学小组”。这吸引了她。“每天在生产
线工作十几个小时，非常苦闷。自己也不知
道在干嘛，不知道未来的出路。”

上了车， 是另一种人生。“公益朋友给
我们看《劳动法》的小册子，女工们在一起
聊天， 一起分担工作中的不如意， 互相安
慰。我不再是一个人了，感觉很有力量。”

那时， 这名来自河南开封的女工还不
知道，她将来会唱歌给几千人听。但是她决
定离开工厂， 去从事农民工权益的公益普
及。工厂打算用升迁、涨工资留住她，同厂
工作的丈夫也不同意。“他认为， 去做公益
根本不可能发财， 前景也不好。 凭我的能
力，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这
些我都知道，但我还是要去。”齐丽霞仍没
有妥协。后来，丈夫辞去工作，只身回了老
家。

2006年春节前夕， 齐丽霞去乡镇开辟
公益工作点。那1个月，她整天在外面奔走，
直到农历腊月二十七才安定下来， 整个人
瘦了10来斤。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鞭炮
连天，齐丽霞却连煤气都没安上。

“我一个人在路上走，谁都不认识。过
年该置办的都没有，饭馆也都关门了，不知
道怎么吃饭。”齐丽霞眼眶红了，“跟家人朋
友打电话，没说两句就哭。那是最孤单、最
难熬的时候。”

同一年， 河南开封兰考县的16岁女孩
黄鹂（化名）也背井离乡，闯到了深圳。她几
乎是踩着齐丽霞过去的脚印。 但流水线女
工的生活让她觉得浪费生命，“我们就像机
器，天天被呼来喝去，生活得没劲”。

那时，齐丽霞还不知道，她参与创作的
歌将帮助很多黄鹂这样的女孩。2008年秋，
她来到北京。2010年1月15日，4名打工姐妹
自发组成的民间公益团体成立了，叫“木兰
社区活动中心”。

同一年， 来到北京打工的黄鹂遇到了
齐丽霞。喜欢唱歌的她，成为了木兰文艺队
里年龄最小的“木兰花”。

她们都喜欢唱歌。 一次次经过KTV金
灿灿的门，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走进去，因为
那扇门里面“太贵”。

“我们也有情感，也有梦想，为什么没
有一首歌是唱我们的？ 为什么没人唱我们
的心声？”一个打工姐妹的发问，开启了《木
兰花开》这首歌的创作。

说干就干。作词的都是外行，但每个中
小学文化程度的打工姐妹都一下迸发了

“创作激情”：“为了更好地生活”、“为了追
求梦想”、“团结”……零散的词、句子逐渐
拼凑，179个字的歌词，写了两个月。

唯一一名学过乐理知识的幼儿园老

师，成了她们的“作曲家”。“我们看不懂五
线谱， 是那个老师一句一句， 教我们跟着
唱。”半个月的时间，齐丽霞她们学会了这
首歌。

“花木兰”们的嗓子没经过声乐训练，
却很洪亮，能把人唱下眼泪来。没有音响，
她们就伴着吉他唱。“我们不在乎歌的专业
水平，我们只是唱出心声。我们这么多姐妹
聚在一起，清唱也很开心。”

但开心的日子不长。拆迁和房租上涨，
一次次赶着这些“花木兰”漂泊。

她们每次搬家，上了公交车，都不知道
下一站在哪。“乘务员问去哪， 我们只好说
‘到前面’，要么随口报个站，看哪个村庄农
民工多，就下车。有一次持续了1个月。”

实在挺不过去的时候， 坚强的 “花木
兰”也会借酒浇愁。

有一年的房租由1万8千元涨到了3万
元，齐丽霞实在筹不到。黄鹂看到她出去喝
酒了， 几个姐妹就悄悄跟出去，“陪她一边
喝酒一边哭”。

从这样的眼泪里，诞生了第一句歌词：
“远离家乡的木兰花满天飘， 飘落在哪，就
在那生根发芽。”

这就是她们第一首自创歌曲 《木兰花
开》的开头。

“馒头大餐”吃出的工地演唱会
“我们有馒头大餐招待大家！”这是饭

前齐丽霞总喜欢说的话。
第一年，“花木兰” 的一天三顿都是馒

头咸菜。“腌好的咸菜，我都觉得太贵。我们
买那种大头菜，回来一切，再随便一拌，就
可以下饭。冬天时，稍微炒一下，不然太凉
咽不下去。”

“这样一个月下来，才用了几百块。有
时翻看那些记录，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只
用了那么少的钱。那时会觉得苦，但倒不难
捱。吃饭只是一天中很短的时间，苦也就苦
那一小会儿，吃完后，我们照样开心地唱歌
跳舞。”

4个工作人员的卧室不到10平方米。空
间狭小，两个人同时下床就会撞到头。志愿
者过来，用席子往地上一铺，睡的是“贵宾
地”。爱心捐赠的桌子，都成了女士优先的
“贵宾床”。

她们第一次演出， 是在大风挟着黄土
的建筑工地，唱给劳累的工人听。2012年元
旦，她们的“跨年演唱会”也是在京郊的建
筑工地。

那天， 北京的最高气温才2摄氏度。现
场只有一个照明灯，没有追光、没有舞美，
麦克风也时好时坏。 但是，“上千工友在台
下看着我们”。工人们有的席地而坐，有的
坐在零散的建筑材料上，有的站着。

她们排演了舞蹈《疯狂清洁工》。几个
清洁女工拿着扫帚、抹布、拖把，懒洋洋地
干活，无精打采。看到其他姐妹时，她们眼
睛一亮，相互对视，用手指着对方。音乐声
随之响起，每个人开始兴奋地跳舞。在建筑
工地，她们就改演《疯狂建筑工》，道具就是
现场的铁锹、铲子。

“这个舞蹈是表示我们打工姐妹都勤
劳， 用自己的双手挣钱养家。 原先是孤单
的，找到姐妹后，共同劳动更快乐。”齐丽霞
说。

她们还编出了话剧 《再也不能这样
活》。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家中已有几个
女孩，父亲坚持要个男孩，母亲不同意。最
终，母亲带着长女外出打工，开了一个早点
铺。大家忙忙碌碌，生活反而重新快乐了。

“女工要自立自强，不再只是生孩子的

机器，要逐渐找到自我。”
在舞蹈 《女工风景线》 中， 上班的女

工重复着单调的动作， 下班后为之一变，
有的表演逛街， 有的做着化妆的动作， 有
的表演玩电脑。 “她们即使是枯燥的流水
线一员 ， 也都是青春少女 ， 热爱生活 。”
这些， 无一例外， 都是木兰文艺队自编、
自导、 自演。 对于这些艺术形式， 每个人
都是门外汉。 “就算动作不齐也没有关
系， 表演来源于女工生活， 本来就不是一
致的。”

为了方便跳舞， 木兰文艺队的姐妹脱
掉外套， 穿着毛衣登台。 “下台后， 手直
发抖， 冻得连衣服都穿不上。”

但是她们知道， 台下有一千多个 “歌
迷”。 姐妹们在台上冻得直哆嗦， 挽着手
唱起 《木兰花开》， 台下的大男人们自发
打起了拍子 。 一千多人的拍手声 ， 拍
“碎” 了寒冷的空气。 最后一句 “木兰花
开遍地香” 重复4遍， 工人们甚至会跟着
一起唱。 “大家唱得很响亮， 我们也唱得
格外有劲。”

唱完 ， 工友会 “起哄 ” ， “再来一
个！” “再来一个！”

来自辽宁的余晓梅唱着唱着， 眼里就
噙满了泪水 。 她2000年从辽宁来到北京
时， 在电灯厂工作了3个月， 一分钱都没
拿到。 后来到了一家荧光棒工厂， 车间关
门， 她又失去了工作。 她现在是一名普通
家政工， 擦洗过百家地， 没有哪家人知道
她爱唱歌。 这一首歌， 她唱得辛酸， 也唱
出坚强。

她们多数已为人母， 时常带着孩子排
练， 被戏称为 “大小木兰集体出动”。 齐
丽霞的女儿也会唱 《木兰花开》， “没有
特地教过， 听得次数多了， 就会了”。

“木兰”的歌声也改变了她们自己。
来自内蒙古赤峰农村的胥红佳， 经历

过不幸的婚姻。2006年， 她只身一人带着6
岁的儿子来到北京。她做过保安、保洁员，
甚至还自己开过烧烤店。目前，她刚辞掉上
一份工作，暂时“在家歇着”。她喜欢唱歌跳
舞，孩子也参加了“木兰”的儿童节目。“我

整个人改变了很多，以前很烦躁，现在生活
得开心多了。”

打工妹的“中国梦想”
2012年， 齐丽霞突然接到了浙江卫视

《中国梦想秀》导演的电话。对方在博客上
看到了她们的图片故事，邀请参加海选。

“木兰”们又惊又喜，正常一周只排练1
次的8个人， 提升到一周排练3次。“我们可
能永远也没有机会去这样的舞台， 必须要
拼尽全力。”

4月底，从来没旅游过的打工妹们来到
了“人间天堂”杭州。除了齐丽霞，其他姐妹
都是第一次坐飞机。“西湖那么美， 我们都
没去。每天都很紧张，窝在宾馆练歌。虽然
歌已经很熟悉了，但还是每天练。”

决赛的舞台上 ， 每个人都 “紧张兮
兮”。 齐丽霞握着话筒的手一直在抖。 有
的姐妹太过紧张， 上台前准备好的词都忘
光了。

“远离家乡的木兰花满天飘， 飘落在
哪， 就在那生根发芽。 在茫茫人海中奔波
忙碌， 挥洒着我们的青春和汗水。 我们走
到一起聚成小小的力量， 经过烈日酷暑，
走过严冬寒霜。 我们平凡默默无闻地工
作， 我们平凡把家庭和社会担当。 虽然磨
难重重但依旧欢笑， 虽然历尽艰辛但依旧
坚强。 来吧！ 朋友！ 让她陪我们成长。 关
爱互动， 幸福而温暖。 来吧！ 朋友！ 让她
陪我们成长。 独立平等， 前路一起闯。 木
兰花开遍地香， 木兰花开遍地香……”

这首唱过无数遍的歌， 她们还是唱哭
了。

在《中国梦想秀》的聚光灯照射下，坚
强的四川打工妹何文琼哭了。 她2001年从
农村来到北京，做过保洁、超市售货员、家
政工，还卖过水果。她很爱唱歌，常常边做
饭边唱歌， 最大的梦想是到中央电视台的
《星光大道》去唱歌。最初，丈夫不太同意她
加入“木兰”唱歌，“每天瞎忙活，有啥好处，
又没工资”。 但她为了方便木兰文艺队排
练、演出，坚持去做了小时工。

“乡下的打工妹，又没上过学，没想到

还能上电视！”何文琼抹着眼泪。
她们的梦想很简单， 希望在北京不再

频繁搬家。“希望能有两年稳定的活动室，
每年房租3万元。”

但不知为什么， 这段节目最终没有播
出。

在“梦想8分钟”上，有木兰文艺队的镜
头。屏幕上，齐丽霞留下了她认为最重要的
一句话：“梦是我们自己的，梦还在，我们还
要继续往前走。”

木兰文艺队现有姐妹11个， 在各个行
业奔波，有装修工、家政工、超市营业员等。
她们每年大大小小的演出有近30次， 北京
的高校、文化馆、世界妇女论坛，都留下了
她们的歌声。

黄鹂现在生活得很开心。“参加‘木兰’
的活动，我更自信了，也敢在大家面前展示
自己。跟木兰的姐妹在一起很亲切，不像以
前的打工生活，人与人之间没什么感情。”

现在的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有150平方
米左右， 外表虽简陋， 里面却另有一番天
地。2000多册图书环绕着3面墙壁， 包括励
志类、文学类、语言类、儿童类等。独立的一
间房作为“木兰义卖店”，里面挂着各方募
集来的衣物。此外，她们还为打工家庭的孩
子开设了兴趣小组、“一对一课辅”、冬夏令
营等。

黄鹂除了字画装裱工作外， 每周末都
会来这里。有时是参加木兰文艺队的排练、
演出，有时是做志愿者，教孩子学习、负责
义卖店的工作。

她们的团体取名“木兰”，源于替父从
军的女英雄花木兰。“在那样一个时代，花
木兰展示了女性的独立和自主，诠释了‘女
子哪里不如男’的道理。这样的两性平等观
也是我们追求的。打工姐妹奔波在外，依靠
自己的双手，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齐丽
霞说。

编后： 希望在蛇年的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上， 能看到齐丽霞和她
的 “木兰文艺队”， 为全世界的华人
演唱这首 《木兰花开》。

研究机构发布2012年服
务型地方政府排行榜———

打造服务型政府，
哪个城市做得最好？
本报记者 王梦婕

实 习 生 严家芬

打造服务型政府， 哪个城市做得最
好？近日，由南洋理工大学与上海交通大
学联合制作的 《2012连氏中国服务型政
府调查报告》正式发布。结果显示，厦门、
杭州 、青岛 、重庆 、宁波、成都、大连 、深
圳、长春、银川/济南，位居前十。

据《报告》发布人南洋理工大学南洋
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吴伟介绍， 这是
自2010年以来， 项目组第三次发布该排
行榜。“一个政府的服务做得好不好，发
言权在公众和企业手里。”因此，此次调
查历时两个月， 主要通过对34个城市的
2.39万余名公众 、3606家企业进行随机
电话调查，独立完成。调查涵盖4个直辖
市、25个省会城市和深圳、青岛、大连等5
个副省级城市，按照五个维度、68个测量
指标，得出上述榜单。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
的目标之一。 服务型政府不仅指政府应
该提供优质、充足的公共服务，更需要政
府本身以廉洁负责、 法治高效、 透明公
开、民主参与为基本原则，从而赢得群众
的信任和支持。”《报告》写道。为此，项目
组设计了 “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效
能”、“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政
府信任”五个维度，让受访者评价对各地
政府的满意度。

记者注意到， “政府效能” 和 “政
府信任” 均得分较低。 前者所获评价最
低， 在10分制中最高分未过5。 即使在
“十佳” 服务型政府里， 政府效能也普
遍在4-5分 “徘徊”， 位列第一的厦门
此项也仅4.47分。

“政府效能， 指的是公众在获取公
共服务过程中， 对政府的工作 ‘态度’、
‘效率’ 和 ‘能力’ 的感知与评价。 如
果5分表示中性， 5分以下实际上是负面
评价。” 《报告》 的联合发布人———上

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

伟向中国青年报分析。
此外， 在 “政府信任” 排名前十的

城市中， 仅前五名等于或超过5分， 青
岛以5.17分排名第一， 位居第六的厦门
仅有4.98分。 “上述现象， 很大程度上
反映出在服务型政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过程中， 政府效能和政府信任可能是其
中的 ‘短板’， 亟待加强。” 胡伟教授告
诉记者， “同时， 这也表示中国老百姓
对政府的期待也在变高， 不仅看重公共
服务的 ‘有无’， 也看重服务提供者的
公开性、 高效性和廉洁性。”

《报告》 同时显示， “公共服务满
意度” 在受访公众眼里得分最高， 34个
城市的均分在6以上， 排名第一的厦门
超过了8分， 第十名宁波也有7.28分。

“公共服务满意度， 是公众对包括
公共教育 、 医疗卫生 、 住房 、 社会保
障、 公共安全、 基础设施、 文体设施、
环境保护、 公共交通等九项与老百姓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领域的主观感

受。” 吴伟表示， 整体而言， 34个城市
的老百姓在住房、 医疗卫生领域的满意
度最低 ， 分别只得了6.13分和6.44分 ，
“主要不满于政府在稳定房价方面的工
作， 以及公立医院的服务等”。 满意度
最高的领域 ， 则是文体 、 基础设施建
设。

引人注目的是， 北京、 上海、 广州
等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政府， 在该项
调查中却未进“十佳”。《报告》显示，“北
上广”由于财力优势，在对基本公共服务
的绝对投入和产出上，位居前十，但在受
访公众眼中， 却满意度不高。

“这说明， 任何单一领域特别是以
客观投入为衡量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的

充足供给， 并不必然能满足居民和企业
的期望。” 胡伟教授解释说， 尤其是调
查发现， 公共服务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反
映的是 “期望” 同 “现实” 间的差距。
年龄越小、 学历越高、 收入水平越高的
人， 对政府的期望值也就越高。

记者看到， 此次调查的受访者， 五
成以上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约七
成为 18-39岁的中青年人士 。 “这说
明，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 如何在保证
充足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同时， 大力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更多地关注和了解
辖区内公众和企业的实际需要， 不断满
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期待， 是当前中国服
务型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 。” 《报告 》
说。

廉思：脚踏实地做调研


